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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爱莲

! ! ! ! ! ! ! ! !"很多人叫他!洋博士"

我的冀爸爸是山西汾阳人，他的父亲、我
的祖父冀贡泉是清朝秀才，后来考取官费留
日，名列第一，也是个热血青年，同情爱国学
生运动。后来在日本明治大学法律系毕业，成
为中国第一代律师。
我的祖父在山西法政学校执教时是四大

家族财富居首的孔祥熙的老师，他们同是山
西人，又都是学贯中西、有经济政治头脑的人
物。我的冀爸爸长时间受孔祥熙器重，是孔祥
熙的财政部门的高级顾问和私人秘书，这为
后来冀爸爸打入国民党的财政高级部门，为
争取到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财政资源的支
持，为在国内战争时给共产党解放区获取大
量经济上的补充打通了一条大路。据说孔祥
熙也曾几次怀疑我爸爸的真实身份，一次半
夜突然把他叫去孔家问他：“有人告密说你是
共产党，是不是真的？”我爸虽是半夜时分来
见孔祥熙，仍穿着整齐的西装（解放后他反倒
很少穿西装），有留美的学者风度，头发中分
到两旁，整洁又有点儿绅士味道，用纯正的英
语加上他那浑厚的略带沙哑的嗓音从容地回
答孔祥熙的怀疑：“你看我像共产党吗？”孔犹
豫地摇了摇头。我爸接受了中央的直接指示，
一直留在孔祥熙的身边工作。
这里我想插入一个意外的但很重要的小

插曲：我的第一本书《漂———中国吉普赛女
人》，由于出版社更换领导的原因，并没怎么
发行这本书，我本人也在国外。但出奇的是一
次我回北京在音院少年班老班聚会时，意外
地收到一封用毛笔竖着写的信，一看就知道
是老一辈人的写信方法。原来我这本《漂》不
知怎么居然流传到我生父冀朝鼎生前的两个
秘书廖训振先生和方扬春先生的手里，而他
们的一封信居然又辗转从我的老班同学肖君
成那里转到了我手上。我惊讶不已立刻打电
话约了这两位已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连同我
的美国《洛杉矶时报》驻中国记者的大女儿青
青一起在“花家怡园”吃饭。这顿饭吃得真是
时间倒流，今昔混淆，大家不停地回忆和感

叹，为了更多地了解我冀爸爸
的故事，我又去找图书重新学
习中国历史甚至一些世界史。
我也学习了一下廖训振和方
扬春同志在冀爸爸一百周年
诞辰的纪念文章，方知那时我

的冀爸爸已深入到当时国民政府的高层，做
了中英美三方组成的“平淮基金委员会”秘书
长，这是由那时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的总裁
孔祥熙推荐的，其实此重要基金会的日常工
作都是由我爸主持的，后来孔祥熙又任命我
爸为“外汇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并与他一起
赴美，在美国财政部商谈了美军在华费用以
及美国向中国运送黄金问题。后来，孔祥熙在
重庆邀集金融界巨头们成立了“中国国际经
济学会”，我爸是秘书长，又是中央银行经济
研究室主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
秘书长等，直接深入到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命
脉中心。
我可以想象我爸那时每日在敌方操持重

职工作的艰难和复杂，特别是在国民党已经
发动内战的严峻时刻，共产党并没有强大的
地位和特别雄厚的经济实力。那时周恩来给
我爸写了一封信：“吉兄（指周恩来）本拟留书
给你，以临行匆忙未果。特代草数行以寄意。
兹寄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
时，深望能做更多贡献……吾辈既有志，更宜
具远大眼光。”这封信给冀爸爸极大的鼓励和
安慰。
因为冀爸爸做的是极保密的高层地下工

作，所以具体的线索和情节无从找起，但是我
可以从历史中了解到曾经掌握了中国最大财
政权力的孔祥熙和他极会靠精明手段自己理
财的太太宋霭龄，那个当时世界上最有钱的
女人。我的冀爸爸懂得掌握经济命脉对革命
的实现、对中国的建设和民生的安稳的至关
重要性，所以虽然他这么靠近孔祥熙，但却是
向着相反的方向艰苦努力地工作着。孔家把
从美国给当时蒋政府的大笔美元弄到自己的
门户和银行换成金条，由冀朝鼎再把装有金
条的皮箱交由我的黄处长爸爸带到共产党那
边。当然我的不问政治的黄爸爸并不清楚他
带的皮箱里是什么东西！我的冀爸爸是留学
的博士，回国后又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官邸
出入，还常常要飞到大洋东边、海的南边或是
跨过亚欧大陆，因此很多人叫他“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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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小沈毫不介意地说：“我也不知道，
自我接班时就看见他晃来晃去，大概是来进
修的吧。”林步清这才放弃疑问，转而嘲讽：
“看来是在替你工作，让你好好休息。”小沈绽
开笑脸，说：“这人还算听话，让他接接电话，
拿拿什么蛮积极的。”“是吗？看来他还是你
的电话小秘书，护士男助理。”小沈
自我解嘲道：“最多也就是卤水点
豆腐，一物降一物，不过也就能差
他几天，等他熟悉这里环境了，那
就轮不到我差遣他了，而是他差遣
我了。”

可那个被小沈疑为进修医生
的男人走进观察室后，一会儿来到
这个床位关心病人血压，一会儿又
来到另一张床位前，问：“你今晚好
一点了吗？”病人深夜遇到关切的
“医生”，感觉温暖了许多，连声答：
“好一点了，好一点了，谢谢。”那个
进修医生接着来到靠窗的那张床
前，轻声问：“你今晚感觉怎么样？”
那病人家属焦急地说：“不好，还在发烧。”
“噢，”他搭了搭病人的脉搏，认真地说：“看
来烧得不轻，在这里观察挺危险的。”“是啊，
是啊。”病人家属立刻站了起来，“这两天我
们已经催了管这里的医生，希望早日让我爸
住进病房治疗，答案都是病房里没床位，真
让人急啊！”那个疑似进修医生听后沉思了
片刻，随后又给病人测量了血压，严肃地说：
“这样危重的病人放在这里观察多危险啊，这
样吧，你们等一等，我去联系，想想办法让你
父亲立刻转入病房。”“谢谢，谢谢。”病人家属
感激不尽。
过了一会儿，那个疑似进修医生走回来

了，对其家属郑重地说：“刚才我和院里总值
班联系过了，让你父亲马上转入病房治疗。”
病人家属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今天真是遇上
救命恩人，谢谢，太谢谢了。”然而，那个疑似
进修医生这时候却突然轻声说：“转入病房治
疗是需要押金的，必须在转入之前就预交的，
你们准备好了吗？”

病人家属赶紧问：“医生，需要多少押
金？”那个疑似进修医生伸出五个手指，压低
声音讲：“五千。”“行，行，我们现在就凑。”此
刻，那个疑似进修医生又迫不及待地对家属

说：“这押金马上就得交。”“好，好，交到哪
里？”“交到住院收费处。”“住院收费处在哪
里？我们现在就去。”“这样吧，我带你去。”那
个疑似进修医生迫不及待地表示。
待其家属随那个疑似进修医生来到病房

大楼时，他好像突然发现遗忘了什么，对其家
属说：“哎哟，我把病人入院证忘在护士站了，

你快去护士站向值班护士拿，我代你
把钱交进去。”那个病人家属毫不犹豫
地把五千元押金交给疑似进修医生，
快步走回急诊室。可待他来到护士站
向小沈索取“入院证”时，小沈很纳
闷：“什么入院证？”

“我爸爸的，就是观察室 !"床
的，医生刚才说让他立即转入病房治
疗。”小沈如入五里云雾之中，问：“哪
个医生说过让 !"床立刻转入病房？”
“就是你们刚才来查房的那个医生。”
小沈更纳闷了：“啊，哪个医生刚才去
查过房？”那病人家属急坏了，嚷道：
“你们这里管理太紊乱，明明是医生
已经和总值班联系过了，让我父亲立

刻转入病房治疗，并把住院证留在你这里，
你居然一无所知，你们太过分了。”
“什么？刚才有医生和总值班联系？让你

父亲立刻转入病房治疗？有这种事情吗？哪
个医生？你把他叫来，我问问他。”“好，好。”
那病人指了指小沈鼻子，怒气冲天地说，
“我现在就把那个医生叫来，看你怎么和他
交待。”小沈颇感委屈，说：“好，我和他对
质。”

那个病人家属急忙回到病房大楼，到处
寻找那个疑似进修医生，可无论他怎么找就
是不见他踪影，这下急了，慌了，回到护士站
说：“奇怪了，这个医生不是跟我说他先把押
金交进住院收费处，可住院收费处窗户紧闭，
里面根本没人。”小沈这时警觉了，从椅子站
起，问：“你把押金交给他，让他交到住院处？”
“是啊，他让我这么做的。”“你上当了，住院收
费处这时候怎么会有人，快，你带我去找他。”
“找他，我四处找他都找不到。”“啊，他肯定是
个骗子，快报警。”小沈立刻拿起话筒向总值
班汇报。不一会儿，总值班匆匆赶到急诊室调
查情况，并协同保安四处查找那个疑似进修
医生，却再也找不到他的踪影，于是，立刻向
##$报警。


